
游 戏

在这“探戈宫”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———

男女的肢体，五彩的灯光，和光亮的酒杯，红绿的液体以

及纤细的指头，石榴色的嘴唇，发焰的眼光。中央一片光

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，使人觉

得，好像入了魔宫一样，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。在

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，他

们活泼泼地，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，由这一边飞到那一

边，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，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

样子。

空气里弥漫着酒精，汗汁和油脂的混合物，使人们都

沉醉在高度的兴奋中。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，有用

手臂做着娇态唧唧地细谈着的姑娘。那面，手托着腮，对

着桌上的一瓶啤酒，老守着沉默的是一个独身者。在这嬉

嬉的人群中要找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桌子的一对男女是不

大容易的。

———呵呵呵呵。

———有什么好笑呢？

———笑你样子太奇怪啦，瞧，你的眼睛满蓄着泪珠

哪！

大概是多喝了点“车厘”吧！但是除了酒，我实在也

找不到什么安慰，移光，你相信吗？我今天上午从朋友的

家里出来，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时候，我觉这个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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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切都死掉了。塞满街路上的汽车，轨道上的电车，从

我的身边，摩着肩，走过前面去的人们，广告的招牌，玻

璃，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，都从我的眼界消灭了。我的眼

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，像太古一样地沉默。那街上的喧

嚣的杂音；都变作吹着绿林的微风的细语，轨道上的辘辘

的车声，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响。最奇怪的，就是我忽

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将出来。我猛吃了一惊，急忙张开眼

睛定神看时，原来是伏在那劈面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上

的一只山猫的毛皮。这实在不能怪我，山猫的祖先原是老

虎，因为失了恋爱，正在悲哀的时候，被猎户捉去饲养，

变成了猫儿，后来又想起它的爱人，走到山野里去，所以

变了山猫的。总之，我的心实在寂寞不过了。倘若再添这

些来时，或者我的生命的银丝，载不起它的重量，就此断

了。我只⋯⋯

———到底你今天怎么啦，这么多的话语？

———⋯⋯⋯⋯⋯⋯！

他不答，只瞟了她一眼。这时他才知道一盒的火柴都

一根根被他折断了，弄得满身都是碎梗。

忽然空气动摇，一阵乐声，警醒地鸣叫起来。正中乐

队里一个乐手，把一枝 允葬扎扎的妖精一样的 杂葬曾燥责澡燥灶藻朝着
人们乱吹。继而锣，鼓，琴，弦发抖地乱叫起来。这是阿

弗利加黑人的回想，是出猎前的祭祀，是血脉的跃动，是

原始性的发现，锣，鼓，琴，弦，叽咕叽咕。⋯⋯

经过了这一阵的喧哗，他已经把刚才的忧郁抛到云外

去了。

———跳吧！

他放下酒杯说。

两个肢体抱合了。全身的筋肉也和着那癫痫性的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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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，发抖地战栗起来。当觉得一阵暖温的香气从他们的下

体直扑上他的鼻孔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耽醉在麻痹性的音乐

迷梦中了。迷朦的眼睛只望见一只挂在一个雪白可爱的耳

朵上的翡翠的耳坠儿在他鼻头上跳动。他直挺起身子玩看

着她，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，这个理智的前额，和在

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，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

子，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，

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？他想起她在街上行走时的全身

的运动和腰段以下的敏捷的动作。她那高耸起来的胸脯，

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⋯⋯但是，当他想起这些都不是为

他存在的，不久就要归于别人的所有的时候，他巴不得把

这一团的肉体即刻吞下去，急忙把她紧抱了一下。

———步青！

她叫了一声，眼睁睁地望着他。

———⋯⋯⋯⋯⋯⋯。

他只默然，眼睛尽管地发焰。

———步青，他快要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后天吧！他

的信说 匀地的他的工厂最近闹了风潮，忙得避身不开，
但是现在已经解决，大约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这儿来。他还

说来时要买一辆“飞扑”，和雇两个黑脸的车夫送给我哪！

———你真的要跟他去吗？

———或者，看那个时候我对他的感情怎么样。

———你爱着他吗？

———不，但是我觉得他还可爱，卓别灵式的胡子，广

阔的肩膀。前一趟他到我家里来的时候，他唠唠叨叨地说

了一大半天的话，后来呢，说我的颈部多么美丽，就把我

搂入怀里，就在颈部上任力吻了一下。那时我险些昏了过

去，因为从没有人说过我的颈部是怎么样好看的。他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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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爽快的汉子。跟从他是可以不时快快活活地过活的。不

像你太荒诞，太感伤，太浪漫的，哈哈哈！⋯⋯

这晚他们从那儿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。电光眩

耀着的门口除了只留着数辆的汽车以外，街上四下里已经

静悄悄的了。两排的街灯在那朦朦的白雾里露着像肺病的

患者的脸一样的微弱的光线。远远地只听见着修路工人的

铿铿的锤声。树荫里，鸱枭忽然叫了两声。

———我们走一点路吧！

他们于是互相拥抱着，漫步着，向那朦雾的深处跑去

———一个想着后天的“飞扑”，一个想着要从他的怀里溜

出去的这鳗鱼式的女子。

一天下午，在办公室里，他拿着一枝红色的铅笔，正

在点写时，忽然台子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———步青吗？啊，是的。他今天走了。我们昨天么，

去坐车，晚上么，去看美琪白兰妮。他在我家里住了一

夜，说那面还有点事情，要先回去。我大概再过几天也要

离开这儿了。你忙吗？要不要来看看我的“飞扑”。六汽

缸的，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。真正美丽，身体

全部绿的，正和初夏的郊原调和。它昨天驰了一大半天，

连一点点吁喘的样子都没有，你说可爱不可爱？对啦，今

天不要你来，我来找你吧！⋯⋯不，不，我们在 悦公园
相会吧！差不多⋯⋯五点半！听见了吗？你怎么不说，让

我一个人，⋯⋯生气了，是么？我刚洗好澡，还没有穿衣

衫哪！好了，五点半，别弄错，你的嘴唇来⋯⋯

他放下了听筒的时候，什么也再想不出来了。他的耳

朵充满着她可气又可爱的声音，眼前只见她的影子在跳动

———她刚出浴的肢体，湿了水的短发，不穿袜子的足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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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他只发呆地默然坐着。

壁上自鸣钟打了五下，他就胡乱地把台子上的东西整

理一下，拿下帽子就走。

一路上他想，她像是真的要走的了。但是她不是爱着

我么？她从来对于我的爱情是虚伪的么？不，谁也不相信

她会说谎的。你看她说她爱着我的时候的那个神经质的嘴

唇和那对焰光射人的眼睛哪！至少她在说她爱着我的时

候，她是不骗我的。就是这会她也是爱着我的，我相信。

但是她却要走了？

黄昏的公园，游人是不少的。两个卖笑妇孜孜的笑着

从他前面走过。一个素服的牧师坐在花荫下看书。两只蝙

蝠从那蔓藤中飞了出来，在低空中打了几个圈子，又向池

塘那面柳丛里飞去了。他就找出一条空椅在那蔷薇满开的

篱边隐处坐下。微风，和湿润的土味吹送来了一阵的甜蜜

的清香。这大概是从过于成熟，腐败在树间的果实来的

吧！黄昏渐渐爬近身边来，可是人们却一个也不想走，好

像要把这可爱的残光多挽留片刻一样。祸然在他的眼前的

微光里，一对脆弱的肉色的女足现出来了。

———你这个人，真⋯⋯怎么躲藏遮这儿，给人家找了

好一会。

她气冲冲地说。

———那劳您的玉驾了。

说着他站了起来。

这是五层楼的一室，他凭着栏杆往外面望。黑 的

空中罩住一片生活的红光，下底是一片的灯海。那些高高

低低的楼房，只露着不明 的轮廓，像海底的沙堆一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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垒在他的眼底下。近处一条灯光辉煌的街道，像一条大动

脉一样，贯串着这大都市的中央，无限地直伸上那黑暗的

空中去。那中间的这些许多夜光虫似的汽车，都急忙动着

两只触灯，转来过去。那面交错的光线里所照出来的一簇

蚂蚁似的生物，大约是刚从戏园滚出链的人们吧！

他这天薄暮，出了公园，陪她去看了第二次的日戏，

后来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简单地吃了一餐大菜，就被她扭到

这儿来了。———说是要同他谈一夕离别的话。

忽然一只手腕搭上他肩膀。

———看什么？外面有什么好看呢？来吧！我们来谈话

吧！

她扭扭扯扯一定要拉他到里面去。不提防，跄了一

步，踏不上阶段，哇的一声，滑了一跤，他急忙挽她起

来，扶入房里，使她坐下。她在灯光下，褪下袜子来看，

埋怨地说：———叫你好好进来，你不要，你看哪，皮都卷

起来了。

他看她雪白的胫上有了两三点的血珠，就从衣袋里掏

出一条新鲜的手帕，忙跪下去，给她拂拭。忽一阵强烈的

温气，从她胸脯直扑过来，他觉得昏眩，急想起来时，两

只柔软的手腕已经缠住了他的颈部了。———鼻头上是两颗

火辣辣的眼睛，鼻下是一粒深红色的樱桃。他像触着了电

气一样。再想回避也避不得了。

雪白的大床巾起了波纹了。他在他嘴唇边发见了一排

不是他自己的牙齿。他感觉着一阵的热气从他身底下钻将

起来，只觉呼吸都困难。一只光闪闪的眼睛在他的眼睛的

下面凝视着他，使他感觉着苦痛，但是忽然消失了。贞操

的破片同时也像扭碎的白纸一样，一片片，坠到床下去。

空中两只小足也随着下来。他觉得一切都消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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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你真瘦哪！

一会儿，她抚弄着他的头发说。

———你怎么这样地战栗；真不像平常的你。你怕，是

不是？

———不，我不怕。你爱我吗？

———怎么！这不是证据吗？

———那么，他呢？

———他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个小孩子，怎么在这会

儿想起他来了？我对你老实说，我或者明天起开始爱着

他，但是此刻，除了你，我是没有爱谁的。你呢？你爱我

吗？

———你知道的。

———那不是好了吗？还有什么话说。你我都有权利的

哪！

———他要问你要呢？

———不会，他那种爽快的人，是不会发起这种疑问

的。就使他问，我只对他说我跟别人家的女儿并没有什么

分别就好了。

———他相信吗？

———怎么不相信，就是老练家也有错误的⋯⋯

———但是他不相信呢？

———那我们管他不着了。文雅的人总知道女人是不常

说真实的。他们总不敢发那种关于女人的秘密的愚问的。

———⋯⋯⋯⋯⋯⋯⋯。

他语塞了，不知怎么应她才好。他觉得他自己太软弱

了。他替将来的她底男人悲哀，又替现在的自己悲哀。

———哟，想什么东西？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又消沉了？

她不依地，两只手腕紧锁住他，乱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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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和的阳光，爽朗地射在清晨的月台上。那面是刚被

工厂里的汽笛声从睡梦中惊醒起来的大都会的脸子。它好

像怕人家看见了它昨晚所做的罪恶一样，还披着一重朦朦

的睡衣。火车快要开了。一阵阵匆忙的步履声也都停止

了。

她看见他眼里有了两点珠光，忙对着他孜孜地笑着

说，

———忘记了吧！我们愉快地相爱，愉快地分别了不好

么？

她去了，走着他不知的道路去了。他跟着一簇的人滚

出了那车站。一路上想：愉快地⋯愉快地⋯这是什么意思

呢？⋯⋯都会的诙谐么？哈，哈，⋯⋯不禁一阵辣酸的笑

声从他的肚里滚了出来。铺道上的脚，脚，脚，脚⋯⋯一

会儿他就混在人群中被这饿鬼似的都会吞了进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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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。原野飞过了。小河飞过

了。茅舍，石桥，柳树，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

刻的存在就消灭了。但是，这里，在燃青手中展开的一份

油味新鲜的报纸上的罗马的兵士一样的活字却静静地，在

从车窗射进来的早上的阳光中，跟着车辆的舒服的动摇，

震动着。燃青是为要得到下星期月曜日将在新都开的一个

重要会议的智识，被赶出了那充满着油味和纸嗅的昏暗的

编辑室，到这早晨的特别快车上来的。

搭客并不多。除了几个武装凛凛的八字胡的将校格的

军官们和一个带着家族的商人型的胖子以外，稍为引人注

意的就要算坐在前头的一对像新婚的甜味还残留在嘴唇上

的年青的夫妇。车中是满着，含着阿摩尼亚的田原的清风

的。燃青像服了一帖健康的汤药一样，把前夜的种种放荡

的记忆和一切从都会里带来的不洁的印象抛出脑筋外面，

觉得苏生了一样地爽快。火车刚开不过半个钟头，忽然又

飞过郊外第三个小站了。拿着小竹竿的牧牛童，向着天风

大声叫喊着。李树下的鸡群，像得了老鹰的攻袭警报一

样，向着瓜田里争先地飞走。

燃青正要翻过报纸的别面来看时，忽然来了一个女人

站在他脸前。

———对不住，先生。

她像是刚从餐车出来，嘴边还带着强烈的巴西咖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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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味，燃青站起来，让她进去把头上的一个小皮包拿下来

当作臀垫子坐下，才知道他是占错了人家的位子。于是便

在对面一条空椅上坐下。这一次，风景却是逆行了，从背

后飞将过来，从前面飞了过去。但是风景此时在燃青，却

和他手中的裁兵问题，胡汉民的时局观，比国的富豪的惨

死跟革命的贼葬造噪蚤藻影片一样不是问题了。他的眼睛自然是
受眼前的实在的场面和人物的引诱。

看了那男孩式的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

衫，谁也知道她是近代都会的所产，然而她那个理智的直

线的鼻子和那对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却就是都会里也

是不易找到的。肢体虽是娇小，但是胸前和腰边处处的丰

腻的曲线是会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。若是从那颈部，经

过了两边的圆小的肩头，直伸到上臂的两条曲线判断，人

们总知道她是刚从德兰的画布上跳出来的。但是最有特长

的却是那像一颗小小的，过于成熟而破开了的石榴一样的

神经质的嘴唇。太太，当然不是，姨太太更不是。女学

生，不像是年纪⋯⋯燃青正在玩味的时候，忽然看见石榴

裂开，耳边来了一阵响亮的金属声音。

———我有什么好看呢，先生？

燃青稍为吓了一下，急忙举起眼睛来时恰啮了她的视

线。两颗含着微笑的银星。

———你还是对镜子看看自己哪，先生，多么可爱的一

幅男性的脸子！

他的惊愕增大了。他虽受不起她的眼光的压迫，但也

不就把视线移开，大胆地说，

———对不住，夫人，不，小姐，我觉得美丽的东西是

应该得到人们的欣赏才不失它的存在的目的的，你说对不

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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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真会说⋯⋯可是，这一路线，你是常走的吧！

又是微笑的银星。

———对啦，职业上⋯⋯但是这么可爱的早车，我却是

第一次。

他们的会话就这样地开始了。燃青为要保持绅士的尊

严，并不去向她寻根问骨，但是她却什么都说了。自由和

大胆的表现像是她的天性，她像是把几世纪来被压迫在男

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积愤装在她口里和动作上的。

从她的话里，燃青知道了她是一个大机关里的办事员，而

且已经是一位夫人。她的丈夫是最近去在这条铁路上的一

个县里当着要职的。

———那么，你是要去找他的了吧！

———对啦，本来他应该在每个 憎藻藻噪原藻灶凿回来一次
的，但是这一次因为他那儿有些事情，所以前次他回来的

时候叫我一定在这个 憎藻藻噪原藻灶凿到他那儿去陪他一两天，
并去赏赏县里的风光。

她是用着微笑和自若的态度讲的，对于她这不藏不蔽

的小孩气，燃青不但不觉得好笑，辐反生起了敬畏和亲爱

的心。

忽然一阵隆隆的声音从车辆的底下响将起来。过桥

了。由河原吹上来的青色的凉风把她额下的短发翻过一

边，使她眼底的微笑越发精彩。她把手中的小镜子收在匣

箱里，再续上她的话了。

———后来我对他说，如果他不能回来，就在县里找个

可爱的女人陪一两天不是很好吗？大大的一个县里漂亮的

女人总是不少的，要找个适意的女人总算不难。但是他反

说，县里的女人他是不敢领教的。他的意思是县里的女人

不但是没有都会的女人那样经过教养的优美的举动，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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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优美的举动，也没有都会的女人特有的对于异性的强

烈的，末梢的刺激美感。他是文化的赞美者，但是我的意

见却有些不同。我想一切都会的东西是不健全的。人们只

学着野蛮人赤裸裸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时候，才能

够得到真实的快乐。

———你的意见真不错。但是，有时候像你这样标致的

都会人也是很使人们醉倒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自看见了你的

瞬间，我这颗喘吁吁的心脏已经就在你掌握中了。

微笑的眼睛和微笑的眼睛的啮合。同时隔开了他们俩

的中间的台子底下的燃青的胫骨上也受了尖锐的一击。痛

虽是很痛，可是心里却觉得是一种酸快的痛。他向下看见

了，两只踏在像鸽子一样地可爱的高跟鞋上的小足，和露

在短裾口的两颗圆圆的膝头。

———我不想你这样缺乏油脂的人也会说这种话。

———你说我瘦是吗？瘦，瘦身体才能直线的。直线的

又是现代生活的紧要的质素哪！

火车走近车站了。水渠的那面是一座古色苍然，半倾

半颓的城墙。两艘扬着白帆的小艇在那微风的水上正像两

只白鹅从中世的旧梦中浮出来的一样。燃青觉得他好像被

扭退到两三世纪以前去了。

停车了。跟着一阵阵喧嚣的人声，车内的空气也渐渐

地不安起来。下车的，上车的，叫卖的，搬行李的，接客

的，送客的。那个商人胖子的小的女孩因她母亲不肯给她

买洋囝囝竟哭将起来。全车站里奏的是 躁葬扎扎的快调。站在
煤的黑山的半腹，手里急忙动着铁铲的两个巨大的装煤

夫，正构造着一幅表现派的德国画。燃青又在现在苏生

了。同时他听见他眼前这个不常碰到的漂亮的旅伴对他

说，———我若是暂在这儿下车，你要陪我下车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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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的眼睛是讲着什么似的。燃青是暗中摸索的样

子。半刻他便恭敬地向她说，———夫人直线的地请我，我

只好直线的地从命是了。我觉得这像是我的义务。

两个人的行李合起来就是两只小提包。他们下来时，

从机关车刚起一道白色的蒸气，出发的汽笛就响了。

开门进去就有一阵浓厚的空气触鼻。晕燥援源苑员员的香
味，白粉的，袜子的，汗汁的，潮湿了的皮包的，脂油

的，酸化铁的，药品的，这些许多的味混合起来造出一种

气体的 糟燥糟噪贼葬蚤造。这里是旅馆的一房间。仆欧放下手里的
东西走出之后，女人忽然抱着燃青，在他唇上偷了一个蛮

猛的吻，然后说，———我从头就爱了你了。

她去对着大镜梳理了一会头发，回来拉他的手说，

———我们外面去吧！这么可爱的地方。

燃青虽是不服，但是他知道去翻女人的瞬间的想念是

无益的。

傍路开着一朵向日葵。秋初的阳光是带黄的。跨在驴

上的乡下的姑娘，顺着那驴子的小步的反动，把身腰向前

后舒服地摇动着，走了过去。杂草里的成对的两只白羊，

举着怪异的眼睛来望这两个不意的访客。下了斜坡，郊外

的路就被一所错杂的绿林遮断了。

分开着树枝，走着没有路的路进去时，他们就看见眼

前一个小丘。一只粉头的鸟儿飞过头上去了。她说她的足

痛，把那双高跟鞋脱起来拿在手中，用着那高价的丝袜踏

着草地上爬上丘去。

她是放出笼外的小鸟。她跳动着两只好像是只适合于柏

油铺道上的行走的奢华的小足向前一步一步强健地爬上去，

花边从裾里露出来了。到顶上时两个人都是喘吁吁的。额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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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出了几粒真珠。但是大腿下却觉得草地真是凉爽的。

———我每到这样的地方就想起衣服真是讨厌的东西。

她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，只留着一

件极薄的纱肉衣。在素绢一样光滑的肌肤上，数十条的多

瑙河正显着碧绿的清流。吊袜带红红地啮着雪白的大腿。

———看什么？若不是尊重了你这绅士，我早已把自然

的美衣穿起来了。你快也把那机械般的衣服脱下来吧！

燃青虽然被她吓了一惊，但是他在这疲乏的时候却也

真觉得这衣服真是机械似的，真是无用的长物。他再想，

不但这衣服是机械似的，就是我们住的家屋也变成机械

了。直线和角度构成的一切的建筑和器具，装电线，通水

管，暖气管，瓦斯管，屋上又要方棚，人们不是住在机械

的中央吗？今天，在这样的地方可算是脱离了机械的束

缚，回到自然的家里来的了。他不禁向空中吸了两口没有

煤气的空气，勃然觉得全身爽快起来。同时又觉得一道原

始的热火从他的身体上流过去。

他这时知道女人怎么忍耐着足痛，快跑了许多的路带

他到这样寂寞的地方来的了。

———你对云讲着什么话？

———我正想着你这身体跟你的思想正像那片红云一

样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

———真的吗？那么我就要使它无拘无束伸展出来了。

她的眼里点起火来了，软绵绵的手臂早已缠上颈部

去。

地上的疏草是一片青色的床巾。

这天傍晚，车站的站长看见了他早上看见过的一对男

女走进上行的列车去———一个是要替报社去得会议的智

识，一个是要去陪她的丈夫过个空闲的憎藻藻噪原藻灶凿。
·源远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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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
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，一层薄烟的轻纱罩住着人们

的头上，辩不大出他们的正体。人并不多，厅也不大。四

面石竹色的粉壁上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爱神，向人们张

着危险的弓箭。

镜秋跟着堂文坐下去时，觉得臀部下有了柔软的反动

力，舒服和安静的意识，同时眼睛的面前就有了白的东西

光闪着。巨大的圆背上，一个精光的秃头颅。他的旁边是

一只亚拉斯加的黑熊。熊是断了头发的。褐色的绢丝的断

面下垂堕着一对动摇着的翡翠。

———不多几分钟了。

堂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沉静的空气似的，在镜秋的耳

朵边轻轻地吹了几个音。

堂文和镜秋是主仆的关系。镜秋是被堂文的父亲，一

个大纺织业家，买去了脑筋和精力，做了他的纺织机的一

部，替他生剩余价值的。当初镜秋也不过是他们工厂里几

千雇用人员中的普通的一个，然而这刚离了学校里的实验

室的青年，不知道那一部分被老主人看中了，入厂后不几

时，竟被收用做秘藏人员，连住也搬到主人自己的宏大的

家里去了。老主人的意思好像是要把他留在自己的跟前，

预备做一个现年十三岁的女儿的丈夫的后补，好令将来帮

助着不大聪明的自己的儿子，顾护自己的事业的永远的发

展。实在这种事情在豪富的家庭里是常有的，因为豪家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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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儿子大都逃不出遗传原理的支配，成人之后，多具有怠

懒，放荡，发狂种种的危险性。镜秋不用说是跌入了老厂

主的女儿政策的一个。

———这儿本来是不应该两个男人同来的，损失太多

了。

正苦着赶不出酒后的忧愁的镜秋忽又听见身边的堂文

少爷，指着贴在前列的椅背上的小白纸条，这样说。纸条

上是“开映中不许发奇声，唯手足的实行不妨”几个外国

字。镜秋觉得堂文嘴角边一个猥邪的微笑射住了他。

忽一会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桃色的光线把场内

的景色浮照出来了。左边的几个丽服的妇人急忙扭起有花

纹的薄肩巾角来遮住了脸。人们好像走进了新婚的帐围里

似的，桃色的感情一层层律动的起来。这样过了片刻，机

械的声音一响，场内变成黑暗，对面的白幕上就有了银光

的闪动。尖锐的视线一齐射上去。

含有刺戟性的好色的法文的长文一过，就现出一幅刚

出了水的维那斯之图。站在海边的维那斯把身子 澡怎造葬式
地摇了几摇，葡萄的香露水便滴下小丘的疏草上去。冒犯

规则了，嘻嘻的声音忽在黑暗中发了两个。其次是嫫娜凡

娜，在敌将的行营内脱去了大衣的凡娜。敌将是忘了战争

吗，被花香魅倒了的黄蜂似的，只把鼻尖拿到花心间去旋

转着。过去是神经昏乱了的爱丽司小姐。但是在旅馆的大

餐厅上丢去了抹胸的她却并不失神，登上嘻嘻地狡笑着的

眼睛和牙齿齐射的酒台上便跳起却尔斯顿来。

一瞬间，镜秋前面的秃光头倾斜了，同时他便看见黑

熊的头变了两个。哈哈，这是所谓两个男子同来的损失的

理由吗，他心里想着，觉得刚才多喝了点的 韵造凿栽燥皂在他
的血脉里发作起来。手足只是发抖着桃色的兴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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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银幕上的风景又换了。这回是两只螳螂相斗之

图。打了败仗的雄的螳螂昏醉地，但是很满足地一直等雌

的来把他渐渐地吞下去。谁说雌的是弱者呢？忽然 悦造燥泽藻
原怎责来了。蓬乱的黄金绢丝，死去了而活着的眼睛，裂
开的石榴，行空的足。又是 造燥灶早原泽澡燥贼。激情泛滥了。筋
肉的吸引，反抗，骨节鸣动的声音⋯⋯眼都花了。

紫色的黄昏忽又支配了场内，人们都回归现实了。镜

秋觉得眼底里发焰，脑筋像要破裂似的，急想走时，堂文

紧扭住他细声地说：———忙什么，还有哪，更妙的⋯⋯

喂，喂，镜秋你瞧，那不是青云吗？

镜秋忙坐下来睁大眼睛看时，果然坐在前几列右方的

柱边一个少妇的朦胧的半边脸确实是青云。青云是堂文父

亲的第三房。但是虽在这地方发现了她的踪迹，镜秋却并

不觉得怎样稀奇。因为老太太逝世之后，主人再娶了第四

房，家里的几个主妇中她就算是最空闲的了。家事有第二

房料理着，小小姐是家庭教师晓瑛看护着，老爷又还醉在

第四次的新婚的梦里不醒，有了吃，有了穿，天天只与无

聊相对着，谁禁得住她不出来闲散一下。虽说这地方有点

不妥，但是若不是老爷教示了她，她那里会晓得。镜秋觉

得堂文话里似乎有刺，忍不住心头的郁愤，忙说：———青

云是青云，但是我们都来了，你叫她不要来呢。

———喂，你⋯⋯不是来不来，你看看她的邻席哪。

堂文不满足地用嘴角向那面呶了一呶说。

镜秋再抬头看时，真的看见她跟邻席的一个养着巧妙

的考尔门式的胡子的青年，肩膀相依靠着，不知道密切地

在讲些什么。但是这时，忽见半边脸一转，那面射过两道

眼光来。一瞬间，青云脸上的一种很大的摇动，是镜秋不

能放过的。她也注意到这儿两个人的存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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